
《乍浦集咏》是乍浦清代文人沈筠（沈浪仙，1802—
1862）收集了乍浦当地和外地的 565名作者的数千首诗
歌辑录的诗集，他给后人留下了中华大地饱受战乱流离
的那一段悲壮历史和歌咏故乡山川江河、春花秋月的瑰
丽诗篇。

但《乍浦集咏》在平湖乍浦一度失传150多年，人们
只闻《乍浦集咏》其名，未见其文。现在珍藏在平湖市图
书馆的《乍浦集咏》是一套复印件，这是1991年日本著名
学者大庭脩访问中国来到嘉兴时，带来当年东传的《乍
浦集咏》复印件，后赠送给了平湖市政府。

《乍浦集咏》是沈筠带领一个规模宏大、分工明确的
编纂队伍编纂的一部诗歌集。这在序言和事例后的乍
浦集咏原襄事姓氏里都有记录，编纂队伍分别是“参阅”
27人、“襄采”者16人、“助教”7人。乍浦集咏原襄事，用
现在的说法，就是参编成员。其中卷一采录明代作者共
12人，卷二至卷十四采录清代诗人 488人，总体上清代
诗人占绝大多数，卷十五采录闺秀诗作29人，卷十六采
录方外以及域外诗人的诗作，其中释氏 14人、羽士 14
人、外域4人。外域4人中，日本国人3位，另有一位国籍
不明。也就是说，《乍浦集咏》不但有一支规模宏大、分
工明确的编纂队伍，而且还有500多位诗词作者。《乍浦
集咏》拥有如此多的编纂成员和如此多的作者队伍，在
诗歌编纂中是屈指可数的。从辑录的明嘉靖年间至清
道光年间五百多位作者的近千首诗歌来看，如此庞大的
编纂工作量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不足为奇，但在当时交
通相对闭塞、通信相当落后的清代，要完成《乍浦集咏》
诗集如此大的工作量，其难度可想而知。从中可以看
出，清代乍浦文人沈筠在《乍浦集咏》的组织编纂中，不
知下了多少苦功夫。

《乍浦集咏》始编于道光壬寅即道光二十二年
（1842），迄于道光丙午（1846），是年即刊行于世。我们
在《乍浦集咏》复印件的卷末看到“乍川潘文秀斋刊”，这
个落款也表明，乍川即乍浦，该书应该是刻于乍浦当地
的潘文秀书铺。由此也可见，当时乍浦文化的繁荣昌
盛。

《乍浦集咏》不仅是乍浦的诗歌文献，还为学界提供
了一部“以诗存地”的稀见总集。500多名诗人的近千首
诗，都是“地方性”或者说是带有鲜明的“乍浦烙印”，这
些“乍浦烙印”为其他地方少有或没有，而以乍浦本地多
有或特有。当然，这些有着乍浦“地方性”和“乍浦烙印”
的诗词，并不像地方志那样有条有理地细细分析并依次
排列，使人一目了然。因为《乍浦集咏》所辑之诗毕竟出
自多人之手，并没有明确的写作要求与写作分工，所以
这些带有“地方性”和“乍浦烙印”的诗词虽然如同珍珠
一样闪光，但却是散落于各处，需要从中仔细阅读、细心
体会，才能够认识到这些歌咏乍浦的景、事、人、海等最
具“地方性”的表现。

描述乍浦自然景观是《乍浦集咏》的一个重要方面，
乍浦紧靠杭州湾北岸，又有天目山余脉的九龙山。山、
海、水、滩、港、岛等独具江南特色的自然景观成为乍浦
最为重要的景色。所以《乍浦集咏》中采录了不少有关
吟咏山的诗作，例如（卷十三）叶兰生的《乍浦雅山十
咏》，分别吟咏了雅山十景。（卷三）顾其铭的《陈山八咏
和陈琴思》、（卷九）钱椒海的《陈山八咏》皆是对“陈山八
景”的吟咏。（卷二）潘梦鹿的《陈山顶观日月合璧》、（卷
六）翁广平的《观日月合璧作歌》吟咏的则是乍浦最为特
色的“日月合璧”之景。

乍浦海景也是《乍浦集咏》中吟咏的一个方面，《乍
浦集咏》中提及了若干吟咏海景的诗篇，其中“观海”篇
32首，“望海”篇 21首，其他涉及听潮、观滩、观港、海现
（即海市蜃楼）的诗篇有若干。这些吟咏乍浦海景的诗
读起来令人为之一振，如海景可以是“孤帆天际浮，万马
潮头壮”，也可以是“顷刻空中现城阙，楼台亭馆杂宫室”
（卷三《海现》）“俄顷楼台成杰构，嵯峨城阙起层澜”（卷
八《观海市》）。诗中描述得亦真亦幻的海市蜃楼虚景让
人如身临其境。这些诗篇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乍浦之
海的壮丽、魔幻，是乍浦极具独特魅力的景观。

乍浦是一个重要港口，也是军事要塞，历代政府都
对乍浦加强军事驻防，至今乍浦还有天妃宫古炮台、南
湾炮台、葫芦城等军事遗存，因此乍浦也多了另一道风
景，即观赏军事要塞或军事训练，这使得乍浦较别处更
多了些军事紧迫感与海疆边塞风味。《乍浦集咏》辑录了
不少这样的诗篇，例如钱起隆《乍浦观操》（卷三）载：“鼓
棹湖东数里程，霜高虎帐拥孤城。欲当海宴犹防患，始

信时清不废兵。山影日斜横剑影，弓声风劲压潮声。书
生素有雄心在，肯让终军独请缨。”可见这样的场景带给
诗人的视觉冲击与内心震撼，因为乍浦此景尤其具有

“地方性”特色。
人文古迹也是乍浦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乍浦

的人文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乍浦有齐景
公庙，传说齐景公曾南游此地，所以乍浦历史上还设有
齐景乡，至秦又相传秦始皇东游经此，在山上观海而晕，
故乍浦有晕顶山，相连的高公山上还有秦皇试剑石遗
存，至汉又有三将军庙，祀齐义士田横、田荣、田广。人
文古迹还有蜃园、卷勺园、梁庄、海忠介祠、四明禅院等
景观。当时这些历史遗存无疑为乍浦增添了厚重的人
文底蕴，也成为后世文人反复吟咏的对象。在《乍浦集
咏》中，可以看到辑录了大量吟咏人文古迹这样的诗
作。写齐景公庙的诗就有5首，写三将军庙的诗有3首，
而歌咏与李天植相关的蜃园有 24首，卷勺园的诗则有
14首。其他有关对祠、冢、庵、庙、寺、楼等古迹的吟咏的
诗也都有不少篇幅。如今，乍浦许多人文古迹景观已经
消失，但我们可以通过《乍浦集咏》，感受到当年人文古
迹那一幅幅的壮美景观。

记录乍浦发生的事，也是《乍浦集咏》纯粹“地方性”
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事，仅为乍浦所独有。对于一个
地区而言，灾难是最令人痛心、最难以忘却的事，《乍浦
集咏》中不乏这方面的诗歌。乍浦临海，水患不断，本地
诗人王嘉玉《大水纪事》（卷六）记载道光癸未（1823）七
月的水灾尤其令人动容。诗云：“入秋叹愁霖，河流势洄
洑，矧当海潮连，暴涨一何速，湿云腻平冈，狂飙拔大木，
桥塞难通舟，檐倾拟泻瀑。天心默降灾，汹涌靡约束。
特恐吾其鱼，顿觉岸为谷。薄暮雨脚停，水鸟飞上屋。
一片俱汪洋，莫望田禾熟。”王嘉玉在诗中如此生动逼真
的描述，非亲历、亲见其惨状，是写不出的。旱灾同样是
令人伤痛的事，平湖诗人孙涟橡《甲戌夏五悯旱诗次顾
蔗香燮臣韵》（卷四），叙述了嘉庆甲戌（1814）夏天旱灾
给乍浦当地水稻造成的灾难；“草木焦卷日杲杲，低田龟
裂断行潦”。然而人们却只能“且挟吁天虔禳祷”，希望
上天“俯鉴垂怜岂不好”。面对自然灾难，乡民常常组织
自救，积极应对，或疏浚河道，或修筑防洪大堤。蒋元的
《周家堰》（卷三）诗写乡民捐款修建海防堰堤的事，诗
云：“内而达濠河，外而通大海。一堰砥中流，周防慎毋
怠。”并于诗末引邑志语：“宋臣赵善悉筑海盐堰八十有
一，内分属平湖者三十有九，正为旱干水溢，恐其以邻国
为壑也，而周家堰尤为最要之地。”

一个地方带给世人的名气，不仅关乎其风景、轶事，
更在于其人。人以地而存其身，地以人而扬其名。《乍浦
集咏》特别注意辑录与当地先贤、英雄、烈女等相关的诗
篇。乍浦历代有很多乡贤，李天植无疑是最著名的一
位。李天植为明遗民，在乍浦乃至全国都受人尊敬，因
此，李天植自然也成为《乍浦集咏》重点收录的先贤。在
《乍浦集咏》里，与其相关的诗总计有51首。这些诗或是
吟咏其守志行止，或是吟咏其蜃园、祠宇等遗存，或是祭
拜其遗像、著作等。

乍浦临海，时常有倭乱，这也使得乍浦产生了不少
的英雄人物，周翼明是一位抗倭英雄，战死疆场，乡人建
祠纪念，《九山志》载其墓在乍浦黄山。《乍浦集咏》中有
不少歌咏其英勇壮举的诗，例如吴振东的《周将军翼明

故居》（卷三）。同时殉难的还有康承爵亦为乍浦人仅存
衣冠冢。徐惟清《拜康德征都督墓》（卷九）有赞：“石椁
至今标梗概，金棺空自葬衣裳，丹心殉国孤忠苦，青史留
名万古香。”

在《乍浦集咏》中，沈筠对有关节妇、烈女的诗篇特
别用心收集。这可能与沈筠的亲身经历有关，沈筠出生
才 6个月，其父即去世，年仅 24岁，沈筠母亲一生守节：

“寡后饮冰食蘖，以苦节闻，亦能诗，著有《先得月楼稿》”
（卷八《殷家浜》诗末注）。诗集中采录了歌咏其母的诗
共17篇，这些诗篇或是赞扬沈母守节、辛劳，或是赞扬沈
母卓越的诗歌才华。如果说沈母是可歌可颂的话，诗集
中所涉及刘烈女、林烈妇、胡烈女则可泣可叹。例如刘
烈女，名凤姑，刘进之女，道光二十二年（1842）乍浦倭
乱，投井而亡，诗集中有7首诗对其颂扬，其中含一首日
本诗人刘吉甫的《乍浦刘烈女》（卷十六），称其“事传殊
域三千里”。并认为可编入史书，“他年国史知编入，岂
但贞珉为勒铭”，给予高度赞许。

乍浦之海也是保证该诗集纯粹“地方性”的一个方
面，翻开《乍浦集咏》，一股大海的味道扑面而来，诗集
中辑录了若干与大海相关的诗篇，这也是其区别于其
他诗歌总集的最大不同之处。海产是乍浦的特色，乍
浦黄鱼为海产中之特产。当地人知道楝树花开的时节
是捕捞黄鱼的最佳时期，“三吴五月炎蒸初，楝树着雨
花扶疏，此时黄鱼最称美，风味绝胜长桥鲈。”（卷二《有
客言黄鱼事纪之》）。过去江浙一带的黄鱼基本上都来
自乍浦，沈筠于该诗尾注云：“苏郡黄鱼皆贩自乍浦
者”，并且当地人还知道如何做到黄鱼保鲜，张燕昌《棹
歌》（卷五）尾注载：“首鱼俗名黄鱼，禾中贩黄鱼者从宁
波航海至乍浦，夜灯书‘冰鲜’字，盖以冰实鱼腹，味乃
不变。”其他海产如沙虎、白蚬、海蛳等也时有诗篇吟
咏，作为临海而居、靠海吃海的港口小镇，这里不仅有
腥味“风吹鱼市腥”（卷十一《乍浦》），“鱼市海风腥”（卷
七《乍浦郭外信步》）。而且还写出了当时喧嚣的场景，

“潮平腥气入，鱼上市声喧”（卷四《唐湾鱼市》），“人喧
渔市早”（卷三《自清溪至乍浦即事联句》）。乍浦的鱼
市相当热闹，“一路众鲜齐入市，海滨新到贩鱼船”（卷
五《棹歌》）。当然贩鱼人也很辛苦，多是凌晨即开始劳
作了。“入浦鱼商宵作市”（卷六《乍浦》）。这里还有来
自东南沿海各地的鱼商“入市鱼盐人竞利，聆音闽粤语
难调”（卷七《乍浦杂咏》）。我们可以由此感知乍浦渔
港的节奏，这些诗作的入选使得《乍浦集咏》独具大海
味道的风格。

乍浦的海也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港口，《乍浦集咏》中
辑录了不少乍浦对外通商的诗篇，如“箫鼓天妃庙，樯帆
日本舟”（卷二《登乍浦陈山》）。这是远来的日本商船

“频看贡赋通诸国，不断梯航接九州”（卷五《乍浦》），表
明通商的国家不止日本一国，乍浦的对外贸易在当时而
言十分繁华。沈衡鉴《海上竹枝词》（卷五）对此有具体
描述：“城中几日送梅雨，海上连朝舶趠风，报说洋船齐
进口，便开官局看称铜。”

《乍浦集咏》只辑录与乍浦相关的诗歌，而这种“以
诗存地”的集子，在过去府县级都极为少见，市镇级就更
少，乍浦作为一个江南小镇，有这样一部“以诗存地”的
诗歌总集，这表明了《乍浦集咏》的稀见与典范价值。又
因为《乍浦集咏》总集辑录了大量关乎海洋生活特别是

灾难、战争等方面的诗作，与多数地方诗总集所载有很
大不同，更使得《乍浦集咏》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别具一
格。

《乍浦集咏》不但是乍浦诗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
由于保存了许多文献资料，也就具有了地域文化价值。
所以说《乍浦集咏》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有韵味的地方
志，也是外地之人了解乍浦文化的窗口。

乍浦地处文化鼎盛的江南、浙西交界，因而人文氛
围浓厚。道光年间海盐状元朱昌颐在《乍浦集咏》序中
云：“乍浦地虽一隅，久与明洲沪渎屼然鼎峙，为浙西一
重镇，自前明以来，人文蔚起、诗教日兴，即四方之来游
者流览山川之胜、辄多歌咏，惜乍浦诸志艺文所载，俱属
寥寥，有能继起而广搜博采汇为一编，岂不极一镇之大
观乎？”朱昌颐认为乍浦应当有一部能收集当地诗歌的
总集，其实在《乍浦集咏》之前已经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
了，徐熊飞著有《锦囊集》二卷，李天植撰、宋景关辑《龙
湫集》卷末附《乍川题咏》一卷，皆为辑录当地的诗歌集
子，但是规模无法与《乍浦集咏》相比。盛坰辑《龙湫嗣
音集乍》十二卷，规模较大，但所辑录的诗人皆囿于本
地。《乍浦集咏》的地域文化价值，沈筠的同代人就已经
察觉到了，龙光甸在为《乍浦集咏》作序中认为：“远溯明
季，近迨于今，不拘何郡何省之人，凡有关于乍浦者，自
达官、士林、隐逸、方外、闺秀所著，无不搜罗，不特《乍浦
志》中所未备，且事迹、人物可补志乘之所缺，他日续志
者无俟，旁稽博访，取诸兹集而有余。”实际上沈筠辑《乍
浦集咏》始终贯穿着保存地方文献的思想。《例言》载：

“是编为志乘储材，故自前朝迄今诸集中题咏有关我里
者，取之以备采择。”沈筠此举重在突出《乍浦集咏》的新
颖与独创，从而增加其价值品位。《乍浦集咏》的地域文
化价值都蕴含于所采诗歌之中，透过这些诗歌，我们可
以认识乍浦这个小镇的文化。

乍浦是一个海港小镇，有海景、通外商，充满了奇
异、神秘色彩，同时乍浦又不仅仅是一个小镇，因其经常
遭受倭乱，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更多了些苍凉悲壮之感，
平添了边疆军旅之情。因此《乍浦集咏》又是一部“以小
见大”的诗集，给世人提供了认识全国海防的历史与窗
口，在卷一沈筠即对乍浦倭乱进行了宏观描述：“前明海
上寇氛日炽，人鬼为邻，游屐罕至，国朝设镇，尚武崇文，
讲舍造士，戈船习军，安流鱼肥，繁柯花艳，歌咏太平，一
时坛坫妖鳄为患，壬寅夏初，文吊战场、词感园芜、事足
征实、幽赖以阐，心赏手钞，积久成卷，决择既审，藏诸名
山，志乘储材，以备采删。”沈筠用这段文字概述了乍浦
的海防史，也表明了海防将是《乍浦集咏》中的重点内
容。

“二百年来久安堵，恬熙日习忘轻侮。岛夷船炮一
朝至，岌岌危疆孰为主。传闻陕兵稍斗伤，此外列营全
失伍。”由这首诗可知：乍浦在元代至正年间开始有海上
贸易，从明初开始筑乍浦城，至明中叶倭患尤为严重，清
初至雍正时期不断巩固海防，但是由于从明中叶到清道
光年间海防稳固，军队疏于训练，于是在道光壬寅
（1842）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烧到乍浦时，清兵溃不
成军，这首诗写的是乍浦，反映的却不仅仅是乍浦的悲
哀，更是整个中国近代海防的伤痛。这种担忧最终在道
光壬寅年达到一个顶峰，沈筠是这次事件的亲历者，他
对于鸦片战争中乍浦所遭受的战乱尤感伤痛。《乍浦集
咏》中收录了若干与他同时期诗人的作品，实际上壬寅
之乱也是促成他编纂该总集的一个动力。此次战争既
有让人心痛的一面，也让人看到了军民抗击外敌入侵的
勇气与壮举。沈筠后来又编纂《壬寅乍浦殉难录》，以纪
念殉国者，这也可以解释沈筠在《乍浦集咏》中为何辑录
了大量关于壬寅之难的诗篇。

《乍浦集咏》纂成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同年即东
传至日本，在日本产生了广泛影响，因为日本当时也是
深受英国之害，《乍浦集咏》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记载引
起了日本人士的共鸣。于是在《乍浦集咏》的基础上，伊
藤圭介、小野湖山分别将其中有关抗英斗争的诗篇辑成
《乍川纪事咏》《乍浦集咏抄》两部选本，以警示世人。从
这一点上看，《乍浦集咏》虽然所载止于乍浦，但实际上
却又突破了乍浦，它既为学界提供了一部“以诗存地”的
地方诗总集的范本，保存了当地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料，
展示了乍浦海边风光、对外通商的历史，又把海疆战争
的悲壮色彩涂抹于卷册之中，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伤痛
与反思。从中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乍浦集咏》诗总集反
映出的那一份浓厚的家国情怀。

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的四册（16卷）《乍浦集咏》

■■ 陈正其陈正其

《乍浦集咏》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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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对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蔚然一
时。一个地方，因年代久远、时代动乱、朝代交
替等诸种因素，诗文文献经过水火兵燹之后或
散佚四处或损失惨重，而且错讹难免，考证繁
复，究竟是哪些原因使一些明清文人不厌其烦
地爬罗剔抉甚至甘愿为之呕心沥血呢？想来，
一是桑梓情怀。“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是《诗
经》中的一句。凡文化上的古道热肠者总希望

“文章不死，俾后之有志称先者，得藉以溯其流
风余韵”。恭敬桑梓，缅怀先辈，编纂者把浓厚
的桑梓情怀及对故乡文化的喜爱，转换为保存
乡贤文献的动力，奋力辑录即将散佚、湮没的前
辈诗文，诗文存，作者存，文化亦存。二是延续
文脉。清初王崇简辑《畿辅明诗》，其在序中如
此表明心志：“既而遭遇寇变，万卷遗书并皆散
佚矣。因念吾乡前辈或有遗诗而不传，或传而
未广……兵燹焚劫之余，雨散灰飞者谅亦不
少。表章之责，岂不在乡之后进乎？”三是裨益
他集。前代总集在收录上顾此失彼或使明珠暗
投，自是在所难免，后来的编纂者就会为之纠
偏，同时也着意于彰显当地诗文影响力。四是
补备方志。为补地方志中艺文志著录诗文的不
足，或备修志参考，这样的编纂就会显得必要与
迫切。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凡
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
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
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
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五是发潜
阐幽。编纂总集，阐扬前人，有所寄托。清全祖
望辑《续甬上耆旧诗》，序中记载：“选录古今体
诗一万五千九百余首，其小传多载遗闻轶事，为
野乘所未见。”黄维煊跋云：“是书阐发忠烈，表
彰贞逸，于乡邦一代文献，关系尤巨。”可见以诗

文存史，寄托遥深。
清代《当湖文系初编》的集成与刊布，全是

仰仗了朱壬林、顾广誉、贾敦艮、叶廉锷、俞銈、
陆潢等平湖乡邦贤达的共同努力。

朱壬林（1780—1858）字礼卿，号小云。世
居林埭镇徐家埭。清嘉庆十六年（1811）以会试
头名中进士，官至直隶按察使。从政三十余年，
谨操守，勤职守，颇为同僚所推重。喜聚书，然
不滥于搜罗，所收皆谨严有法，积书五楹，自诩
为“小万卷楼”，编有《小万卷楼书目》三册。诗
文著作有《小云庐吟稿》《小云庐诗稿删存》《小
云庐晚学文稿》等。评论家说其诗“吐言天拔，
蝉蜕尘俗，鸿博绝丽，牢笼百家”。

顾广誉（1798—1865）字维康，号访溪。优
贡生。清咸丰元年（1851）荐举孝廉方正，未与
廷试。经术湛深，尤精《诗》《礼》。同治年间，主
讲于上海龙门书院，以正学教生徒，远近闻风而
兴。著有《学诗详说》《学诗正诂》《四礼榷疑》
《悔过斋文稿》。

贾敦艮（1808—1865），字博如，号芝房。清
道光时诸生。善论古文，一以桐城为宗。论诗
三十年，力追古人。撰有《耆旧录》《贾芝房自纂
年谱》《书法通辨》《花南小志》《餐霞仙馆诗稿》
《餐霞仙馆文稿》等。

叶廉锷（1813—1885）字清士，号勤诹。清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曾主讲当湖书院、
海盐蔚文书院、乍浦九峰书院。光绪初，知县姚
光宇、彭润章先后聘修县志。工诗赋，著有《经
古箧存草》等。

俞銈，字芷衫。诗力追慕老杜，时称城南诗
伯。著有《蹄涔集文钞》《芷衫诗钞》等。

陆潢，字孔愉，号松坪。清道光时郡廪生。
著有《忠义节烈汇编》《清燕堂诗存》。

凡事总有缘起。上述几位先贤达人中，对
《当湖文系初编》有承先启后之功的当属朱壬
林。朱壬林辞官归家后，仍关心国事，日读邸
抄，凡关系时事者，必手自抄录。咸丰七年
（1857）五月，顾广誉拜访朱壬林。时年已 77岁
的朱壬林忽然叹道：“邑自置治以来，几四百年
矣，未有编辑古文词传之世以备文献者。积思
取法沈明经客子（季友）《槜李诗系》书，以为
《当湖文系》。而年已老耄，惧力不胜，若之
何？”其实，与朱壬林有同样思虑的不乏人在，
如贾敦艮，他曾说：“吾邑自六朝讫于宋元，代
有文人，及有明宣德间置治以来，名儒辈出，文
教日隆。惟是世远年湮，典籍易阙，不独布衣
诸生文未刊播、淹没不彰何可胜数。即当其时
声名显著，刻集流传，而至于今枣木无存、遗书
散失者又不少也。呜呼！文献不足征今已若
此，更数十年后，当复何如？”心有戚戚也的顾
广誉乃与邑人叶廉锷、贾敦艮、俞銈、陆潢等商
议，决定由他们五人负责搜罗甄录，而朱壬林
总其成。“于是撰征启，求遗文，而故家藏弆之
书多出”。

然好事多磨，一番网罗蠹简，搜录丛残，编
纂始定，开雕版印刷仅十分之三四，朱壬林便
在翌年春病逝，临殁时犹挂念此书。其侄朱兆
英继承伯父之业，终于在咸丰九年（1859）完成
《当湖文系初编》雕板，印出了样本。不料平湖
被太平军占领，朱壬林之子朱寿熊将书版寄藏
于徐埭故宅，竟毁于战火。战争结束后，朱氏
后人四处搜访样本，终无所获。后来避难于宁
波的叶廉锷携归半部样本，而马承昭于金山的
金瘦仙家亦得到半部（此半部为贾敦艮避难时
寄存，敦艮卒后，便留金家），合之终成全璧。
原版为二十四卷，朱寿熊重为编次，定为二十

八卷，葛金烺又撰作者小传列于卷首。从光绪
十二年（1886）开始正式刊行，历时三载，于光
绪十五年完成。朱壬林之孙朱仁积在撰写书
跋时感慨万千：“呜呼！书之存亡显晦，关乎
天，实系于人，非马（承昭）、叶（廉锷）两先生之
物色于风尘，则无以为延津之合；非彭（润章）
明府之力任是役，则终湮没而不传。今既幸是
书工竣，藉以告慰于邑诸先正者，即可告慰于
先祖。”

《当湖文系初编》录文五百余篇，共二十八
卷，其文体包罗万象，赋、赋骚、论、论议、说辨考
解、序、引、跋、书后、题辞、记、疏、表、册、条陈、
详文、书、书启、传、书事、墓表、墓志铭、行状、诔
辞、祭文、杂文等各种体裁兼具。收录作者百余
人，始自南朝顾野王，迄于清咸丰初年的作者。
其中既有名满天下的赵孟坚、陆陇其、沈初等
人，也有当湖布衣如沈岸登、卢锡爵、陆礼征诸
人。综观录入该书的文章辞赋，其文风有华丽
优美者，有清丽脱俗者，也有朴素自然者；其内
容有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议论，有忧国忧民、
心系时事的抒怀，也有尊崇理学、昌明学术的论
述。至于有关平湖一县的人情故事、风土纪略，
在《当湖文系初编》中更是历历可见，不胜枚
举。参与《当湖文系初编》整个过程的贾敦艮对
这部“荟萃群言，以传久远”的书很有自信，也充
满了期许，他在《跋》中写道：

虽仿《槜李诗系》，而实以文之所系，关于一
邑之风俗人心者甚重，后之人读是编者，其亦体
先生（指朱壬林）之用心，将由文艺而进乎德行，
以求无背于圣贤之道也可。

《当湖文系初编》一书，“资政、教化、存史”
皆具，既是平湖历代文化发展之见证，同时对维
系平湖文脉诚然是厥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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